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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有
一
段
日
子
常
常
渴
望
放
一
次
長
假
，
不
是
一

兩
個
星
期
甚
至
一
個
月
那
一
種
，
而
是
悠
悠
一
生

的
其
中
一
年
，
或
者
兩
年
，
不
用
上
班
下
班
，
給

透
支
的
身
心
放
一
段
悠
長
的
假
期
，
最
好
什
麼
也

不
做
，
只
是
坐
在
窗
前
，
喝
一
口
餘
溫
未
散
的
清
茶
，

翻
幾
頁
書
，
倦
了
，
抬
頭
便
看
見
淡
藍
色
的
暮
靄
裡
，

掩
映
㠥
燈
火
疏
落
的
樓
台
，
抽
一
口
煙
，
發
一
會
兒

獃
，
抬
頭
再
看
遠
一
點
，
便
見
到
一
列
隱
約
而
連
綿
，

還
可
以
辨
認
輪
廓
的
暗
山
。

可
以
回
到
新
英
格
蘭
的
老
家
，
完
完
整
整
地
在
那
裡

過
一
年
。
也
曾
在
那
裡
度
過
半
個
夏
季
，
也
曾
有
很
多

回
歲
暮
，
在
那
裡
度
過
大
約
兩
、
三
個
星
期
的
嚴
冬
，

可
還
沒
有
弄
清
楚
︰
那
裡
春
回
大
地
是
怎
樣
的
？
那
裡

由
夏
而
秋
是
一
片
怎
樣
的
景
致
？
或
者
可
以
去
一
次
加

勒
比
海
，
由
佛
羅
里
達
乘
船
南
下
，
享
受
一
段
不
長
不

短
的
加
勒
比
海
假
期
。
或
者
在
傳
說
中
的
超
級
火
山
還

不
曾
爆
發
之
前
，
去
看
一
次
黃
石
公
園
。

窗
前
的
山
本
來
是
熟
悉
的
。
可
是
那
時
天
天
上
班
下

班
，
都
只
能
看
見
一
幅
又
一
幅
不
完
整
的
山
，
因
㠥
視

界
的
淺
窄
，
只
可
以
局
部
地
看
，
山
的
形
象
，
在
這
匆

匆
忙
忙
的
城
市
一
角
，
也
好
像
變
得
扭
曲
和
破
碎
了
。

山
的
碎
片
看
得
久
了
，
老
是
拼
湊
不
出
完
整
的
山
的
形

象
。那

就
只
好
轉
換
看
山
的
角
度
，
距
離
拉
得
遠
了
些
，

隔
㠥
一
層
還
沒
有
完
全
暗
下
來
的
嵐
氣
，
在
漸
漸
綿
密

起
來
的
燈
火
樓
台
背
後
，
那
起
伏
如
心
跳
的
山
，
竟
又

變
得
嫵
媚
而
溫
柔
了
，
陰
天
裡
峰
上
有
纏
繞
的
雲
氣
，

晴
天
裡
又
見
山
坳
間
浮
現
鬱
藍
的
微
芒
，
山
的
形
體
，

好
像
變
得
恢
宏
得
多
了
。
恢
宏
的
形
體
而
帶
有
嫵
媚
而

溫
柔
的
性
情
，
這
山
，
這
向
晚
光
景
的
山
，
倒
又
有
點

不
大
相
識
了
。

﹁
辜
負
平
生
眼
，
今
朝
始
見
山
﹂，
欠
缺
的
毋
寧
是
看

山
的
閒
情
。
一
整
天
忙
這
忙
那
，
卻
不
知
忙
些
什
麼
，

要
做
的
事
有
一
大
堆
，
卻
什
麼
也
做
不
了
，
老
提
不
起

勁
，
天
天
看
一
段
山
，
大
概
也
感
染
了
一
點
點
山
的
悠

閒
和
倦
懶
。
看
山
如
果
看
得
那
麼
不
積
極
，
也
真
是

﹁
辜
負
平
生
眼
﹂
了
，
人
的
性
情
如
此
，
與
山
無
尤
。

便
只
好
想
像
給
自
己
放
一
段
長
假
，
或
者
走
到
山

裡
，
和
山
親
近
，
感
受
一
下
山
的
豁
朗
和
曠
達
。
可
這

山
還
是
天
天
路
過
，
天
天
打
個
照
面
，
所
謂
﹁
今
朝
始

見
﹂，
似
乎
有
點
㠥
了
痕
跡
。
要
是
和
山
的
距
離
拉
遠
了

一
點
點
，
看
山
的
時
候
也
就
不
必
把
頭
仰
得
太
高
，
和

山
是
親
近
了
一
點
點
，
反
而
隱
隱
感
應
到
山
的
呼
喚
，

在
淡
藍
染
深
，
染
得
有
點
蒼
茫
的
暮
色
裡
，
山
的
呼
喚

是
那
麼
的
輕
柔
，
輕
柔
得
令
人
不
可
抗
拒
。
山
在
流
動

的
暮
靄
裡
奔
馳
，
答
應
自
己
，
明
天
就
到
山
裡
去
。

讀
到
一
篇
報
道
，
說
盲
人
也
能
攝
影
。
攝
影
如
果
不

必
用
眼
睛
去
看
，
觀
景
窗
後
看
世
界
倒
是
非
常
不
可
思

議
了
。
視
覺
藝
術
而
不
用
眼
睛
，
提
升
到
某
一
個
層

次
，
大
概
就
是
博
爾
赫
斯
︵Jorge

L
uis

B
orges

︶
筆
下

的
盲
人
之
境
了
。
看
不
見
但
可
以
感
覺
，
管
像
不
再
是

視
覺
的
，
彷
彿
有
點
不
可
解
的
虛
玄
，
可
是
約
翰
伯
格

︵John
B
erger

︶
早
已
說
過
︰
攝
影
其
實
是
一
門
與
記
憶

的
前
後
文
相
涉
的
藝
術
。
而
藝
術
從
來
都
不
可
能
與
想

像
力
分
割
開
來
。

看
不
見
但
可
以
感
覺
可
以
想
像
，
於
是
盲
人
可
以
攝

影
，
博
爾
赫
斯
可
以
寫
字
，
可
以
寫
古
老
語
言
所
記
載

的
詞
和
物
，
比
如
寫
最
古
早
的
一
場
︽
雨
︾
：
﹁
黃
昏

突
然
明
亮
，
／
只
因
下
起
細
雨
。
／
剛
剛
落
下
抑
或
早

已
開
始
，
／
下
雨
，
這
無
疑
是
回
憶
過
去
的
機
遇
。
﹂

雨
和
夢
境
是
空
明
的
﹁
通
感
﹂，
在
悠
悠
一
生
裡
，
想
像

那
麼
一
段
長
達
一
年
或
者
兩
年
的
﹁
腦
袋
假
期
﹂，
信
亦

如
是
。

人
人
希
望
生
活
過
得
幸
福
，
有
人
認

為
，
消
除
不
幸
福
，
便
應
該
是
政
府
和

社
會
的
責
任
，
但
幸
福
的
組
成
，
除
了

物
質
生
活
之
外
，
精
神
生
活
特
別
是
感

情
生
活
方
面
，
便
更
多
地
要
靠
自
己
了
。
當

然
，
物
質
生
活
會
影
響
精
神
生
活
，
但
更
多

的
要
看
個
人
的
人
生
觀
和
世
界
觀
如
何
，
物

質
生
活
豐
裕
不
一
定
令
每
個
人
感
到
幸
福
。

我
在
本
欄
寫
過
兩
篇
文
章
，
︽
知
足
常

樂
，
長
樂
延
年
︾︵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
常

懷
感
恩
之
心
︾︵
三
月
十
六
日
︶，
便
是
鼓
勵

大
家
﹁
知
足
﹂
和
﹁
感
恩
﹂，
這
樣
幸
福
感
便

會
油
然
而
生
，
精
神
上
少
些
困
擾
，
長
樂
便

可
延
年
。

近
讀
內
地
報
章
有
一
文
談
及
一
種
人
感
到

不
幸
福
，

簡
單
轉
述
如
下
：
一
、
收
入
偏

低
，
物
質
上
感
到
不
幸
福
；
二
、
就
業
困

難
，
找
不
到
工
作
；
三
、
社
會
不
公
，
心
理

上
不
平
衡
；
四
、
學
生
學
業
負
擔
過
重
，
想

到
考
試
便
感
到
不
幸
福
；
五
、
老
年
人
少
親

人
照
顧
，
門
倚
黃
昏
；
六
，
腐
敗
嚴
重
，
公

財
私
用
，
納
稅
人
感
到
不
平
；
七
、
改
革
落

後
，
憂
國
之
士
心
急
情
迫
；
八
、
心
中
有

冤
，
上
訪
無
門
。

這
些
問
題
，
在
內
地
是
現
實
，
在
香
港
，

也
大
部
分
符
合
人
們
心
理
狀
態
。
但
有
些
問

題
是
社
會
上
長
期
存
在
的
問
題
，
不
可
能
一

下
子
解
決
。
如
貧
富
懸
殊
、
教
育
制
度
上
的

改
革
、
退
休
老
人
問
題
等
等
，
可
說
在
全
世

界
都
有
。

因
此
，
客
觀
上
，
要
求
國
家
和
社
會
逐
步

解
決
有
關
的
矛
盾
，
建
立
一
個
物
質
豐
盛
、

相
對
公
平
的
社
會
。
但
在
主
觀
上
，
也
要
求

每
個
人
建
立
正
確
的
幸
福
觀
。
不
然
，
每
天

都
在
埋
怨
的
情
緒
下
過
日
子
，
那
就
是
自
尋

苦
惱
了
。

現
代
仁
人
志
士
為
創
造
一
個
公
平
的
理
想

而
人
人
幸
福
的
社
會
，
已
經
奮
鬥
了
上
百

年
。
從
中
國
來
說
，
從
辛
亥
革
命
到
新
中
國

成
立
，
到
改
革
開
放
，
到
今
天
超
越
日
本
成

為
世
界
第
二
強
的
經
濟
體
，
比
比
過
去
，
中

國
人
不
是
已
經
幸
福
得
多
了
嗎
？
當
然
，
我

們
還
要
努
力
，
但
每
個
人
都
要
參
與
這
個
努

力
，
才
能
獲
得
更
大
的
幸
福
！

市
建
局
回
應
舊
區
重
建
，
有

業
主
提
出
樓
換
樓
安
排
，
計
劃

先
行
以
啟
德
項
目
供
未
來
受
影

響
的
業
主
作
選
擇
。
動
機
雖
然

良
好
，
但
因
為
計
劃
頗
多
掣
肘
，
包

括
限
制
業
主
在
樓
宇
落
成
前
轉
售
，

相
信
它
日
會
選
擇
讓
市
建
局
保
留
收

購
價
三
成
，
以
購
買
遠
期
樓
花
的
業

主
當
不
會
太
多
。

物
業
因
重
建
而
被
收
購
，
換
來
業

主
手
上
一
筆
現
金
，
他
可
以
選
擇
重

新
置
業
、
把
資
金
用
作
包
括
炒
樓
、

炒
股
等
投
資
；
如
何
花
用
無
人
有
權

干
涉
。
但
市
建
局
還
虛
情
假
意
表

示
，
預
留
三
成
收
購
款
及
限
制
轉
讓

條
件
，
是
不
希
望
原
業
主
炒
樓
。
但

實
際
的
效
果
將
會
是
選
擇
變
得
不
吸

引
，
預
留
作
樓
換
樓
的
單
位
，
最
終

絕
大
部
分
會
留
作
將
來
公
開
發
售
，

市
建
局
分
享
了
期
間
升
值
︵
相
當
大

可
能
︶
的
利
潤
部
分
。
至
於
不
希
望

原
業
主
們
炒
樓
的
所
謂
好
意
，
說
穿

了
充
其
量
只
能
限
制
不
能
炒
賣
市
建

局
未
來
的
單
位
而
已
，
要
拿
㠥
收
購

補
償
資
金
去
參
與
市
場
炒
賣
，
市
建

局
又
能
怎
樣
？

由
樓
換
樓
制
度
，
不
難
顯
示
特
區

政
府
政
策
局
之
間
對
市
民
購
置
房
產

的
理
念
存
在
基
本
的
分
歧
。
說
來
荒

謬
，
發
展
局
的
重
建
政
策
令
舊
區
業

主
一
旦
其
物
業
被
看
上
重
建
，
其
能

否
再
度
成
為
業
主
存
在
不
穩
定
性
。

但
運
房
局
郤
對
希
望
成
為
業
主
的
一

群
，
提
供
相
當
的
上
車
優
惠
。
一
旦

能
成
功
申
請
置
安
心
計
劃
的
，
可
以

獲
得
回
贈
首
五
年
租
金
作
為
購
入
單

位
樓
價
的
一
部
分
，
以
先
租
後
買
的

方
式
最
終
成
為
業
主
。

本
來
已
是
業
主
的
，
物
業
經
強
行

收
購
後
，
雖
獲
得
補
償
，
卻
不
保
證

可
以
在
短
期
內
再
度
上
車
，
可
能
從

此
就
跑
在
車
後
面
永
遠
追
不
上
。
未

有
物
業
的
，
運
房
局
就
千
方
百
計
要

讓
他
成
為
業
主
。
究
竟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希
望
市
民
置
業
安
居
抑
或
望
樓
興

嘆
？

電
影
節
只
餘
下
數
天
，
是
時
候
回

顧
一
下
自
己
的
收
穫
了
。
很
奇
怪
，

似
乎
好
的
電
影
都
連
㠥
放
映
，
不
好

的
也
如
是
，
上
周
五
的
︽
四
時
之

樂
：
人
．
羊
．
樹
．
煤
︾
︵T

h
e
F
our

T
im
es

︶
和
︽
格
拉
斯
哥
墮
落
少
年
︾

︵N
eds

，
三
號
晚
上
在
大
會
堂
還
有
一
場
︶

是
雙
重
驚
喜
；
上
周
四
的
︽
無
歌
之
歌
︾

︵C
hantrapas

︶
和
︽
末
路
兄
弟
︾︵T

he
C
hristening

︶
卻
接
連
教
我
失
望
。

曾
經
跟
朋
友
說
，
今
年
要
關
注
一
下
羅

馬
尼
亞
電
影
，
結
果
︽
明
天
偷
渡
會
更
好
︾

︵M
o
rg
e
n

︶
和
︽
暴
走
女2

4

小
時
︾

︵O
utbound

︶
都
是
平
平
無
奇
。

智
利
電
影
︽
屍
檔
案
︾︵Post

M
ortem

︶

回
望
皮
諾
切
特
軍
事
政
變
引
發
的
屠
殺
，

導
演
以
驗
屍
助
理
的
角
度
出
發
，
近
觀
見

證
事
件
，
角
度
比
較
獨
特
，
但
男
主
角
演

技
太
劣
，
令
影
片
失
色
。
乍
得
電
影
︽
失

魂
游
泳
池
︾︵A

Scream
ing

M
an

︶
好
比

一
則
第
三
世
界
的
國
家
寓
言
，
主
角
阿
當

和
他
的
兒
子
本
來
在
伊
甸
園
般
的
度
假
會

所
工
作
，
但
面
對
資
本
主
義
私
有
化
的
手

段
和
國
家
內
戰
的
威
脅
，
令
阿
當
要
下
艱

難
的
抉
擇
，
最
終
失
去
所
愛
。
︽
失
魂
游

泳
池
︾
是
一
個
人
或
一
家
人
的
故
事
，
但

包
含
了
集
體
的
經
驗
與
衝
擊
。

看
土
耳
其
電
影
︽
堡
童
的
初
戀
︾

︵M
ajority

︶，
全
院
滿
座
，
大
概
觀
眾
都
想

比
較
一
下
︵
伊
斯
坦
︶
堡
童
與
港
孩
的
異

同
，
當
然
我
們
可
以
輕
易
對
號
入
座
，
可

是
也
難
掩
影
片
本
身
平
庸
。

另
外
我
還
看
過
︽
質
數
的
孤
寂
︾︵T

he
Solitude

of
Prim

e
N
um
bers

︶、
︽
狂
戀
聖

羅
蘭
︾︵L

’A
m
our

Fou

︶、
︽
語
路
︾
和

︽
翩
娜
︾︵Pina

︶
等
，
有
機
會
再
談
。

最
後
再
來
我
的
個
人
心
水
推
介
吧
。
今

天
︵
一
號
︶
的
︽
聖
誕
回
家
︾︵H

om
e
for

C
hristm

as

︶
充
滿
黑
色
幽
默
感
，
算
是
不

俗
。
明
天
︵
二
號
︶
的
︽
極
地
逃
殺
︾

︵E
ssential

K
illing

︶
是
波
蘭
電
影
大
師
史

高
林
莫
斯
基
︵Jerzy

Skolim
ow
ski

︶
揚
威

威
尼
斯
的
傑
作
，
不
可
錯
過
。
後
天
︵
三

號
︶
的
︽
露
滴
牡
丹
開
︾︵La

D
olce

V
ita

︶

是
經
典
中
的
經
典
，
若
未
看
過
當
然
要
抓

緊
這
個
啟
蒙
的
機
會
了
。

電影節手記之二

三
家
數
碼
電
台
牌
照
塵
埃
落
定
，
最
快
今

冬
啟
播
，
預
料
香
港
廣
播
事
業
又
有
一
番
激

戰
。
當
然
，
戰
事
每
天
都
在
發
生
，
就
目
前

商
台
、
新
城
、
港
台
，
這
三
大
電
台
包
括
她

們
旗
下
的
分
支
電
台
，
每
天
都
為
節
目
內
容
、
新

聞
報
道
等
，
二
十
四
小
時
不
停
激
戰
，
沒
有
一
刻

靜
止
過
，
一
般
來
說
，
電
台
是
眾
多
傳
媒
工
作

中
，
時
間
最
長
、
最
辛
苦
的
。
正
因
如
此
，
出
錯

也
就
最
為
容
易
！

三
月
廿
一
日
、
周
一
，
當
天
早
上
，
無
㡊
新
聞

財
經
報
道
：
日
經
平
均
指
數
升
二
百
多
點
，
亞
視

新
聞
、
商
業
電
台
同
樣
作
出
如
此
報
道
。
那
邊

廂
，
新
城
財
經
台
報
道
當
天
日
經
休
假
。
事
實

上
，
新
城
報
道
最
為
正
確
，
所
謂
﹁
日
經
平
均
指

數
升
二
百
多
點
﹂
乃
為
上
日
︵
之
前
周
五
︶
的
收

市
價
。

此
役
中
，
新
城
作
為
專
業
報
道
財
經
的
電
台
，

表
現
可
謂
十
分
專
業
，
沒
有
像
無
㡊
、
亞
視
、
商

台
等
人
云
亦
云
，
看
股
票
機
所
示
日
經
指
數
，
就

胡
亂
照
報
。
尤
其
日
本
正
值
海
嘯
導
致
核
反
應
堆

出
事
，
其
股
票
市
場
全
球
矚
目
，
若
錯
報
資
訊
，

影
響
可
大
可
小
。
據
悉
，
新
城
財
經
台
的
主
管
為

趙
國
安
，
此
君
向
來
穩
紮
穩
打
，
該
台
有
此
表

現
，
也
絕
非
偶
然
。

亞
視
早
晨
財
經
節
目
的
女
主
持
人
殷
莉
，
近
期

不
斷
在
進
步
中
，
但
仍
不
能
避
免
續
報
﹁
日
經
平

均
指
數
升
二
百
多
點
﹂
的
錯
誤
。
尤
幸
其
時
訪
問

的
嘉
賓
，
較
無
㡊
周
一
慣
常
於
早
晨
亮
相
者
，
所

提
觀
點
相
對
較
有
見
地
，
加
上
無
㡊
同
犯
此
錯
，

是
以
亞
視
並
未
輸
晒
，
算
是
取
回
一
分
。

最
﹁
難
得
﹂
的
是
，
無
㡊
到
午
間
新
聞
播
出

時
，
仍
可
繼
續
這
樣
錯
下
去
。
其
實
，
如
有
適
當

監
管
，
或
有
主
管
參
考
友
台
報
道
，
或
最
起
碼
見

日
經
指
數
動
也
不
動
︵
停
留
於
上
周
五
收
市
價
︶，

也
該
有
所
發
現
了
吧
？
可
見
無
㡊
新
聞
根
本
對
此

並
不
理
會
，
讓
錯
誤
飛
，
飛
多
一
會
！

讓錯誤飛飛多一會

好多稱號都是見仁見智，未必一定如此，但婺源被
外人稱為「中國最美的鄉村」，卻是有相當的說服
力。它素有「書鄉」、「茶鄉」之稱，一顆鑲在安
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處的綠色明珠。我們早上從
南昌出發，掠過景德鎮，陽光下見到這「瓷都」大街
上的一條條燈柱，全用瓷做成，一下子便把這城市的
身份無言地點了出來，讓人感覺清爽。但除了在「景
德鎮陶瓷學院」參觀陶瓷作品之外，景德鎮的面貌還
沒看清楚，就這麼溜過去。那裡的瓷器價格昂貴，且
極易打破，我空手離開。仔細一想，對了，還在那裡
的農村美美地吃了一頓農家菜，偏辣，菜肉新鮮美
味。那農家藏在鄉村小路上，外邊有很多雕塑，房子
藏在樹林中，可以說是別有洞天。
可是我們只是匆匆過客，目標鎖定婺源。當車子緩

緩駛進縣城的時候，天色已經大黑，街燈輝煌，兩旁
的商店霓虹燈光管招牌爭相閃爍，只是司機認錯路，
拐了一個大彎，又走回頭路，尋覓了半天，才找到預
定的菜館，沿樓梯爬上二樓，我們肚子已經響如鼓
了。酒足飯飽，睡在條件一般的酒店裡，經過一天的
折騰，很快便進入夢鄉，夢中隱約星星滿天閃爍，醒
來才記起，原來這酒店就叫「星江」。莫非睡前有所

思，睡時也就有所夢？
秋夢是縹縹緲緲，夢醒時分已站在「江灣」牌樓

前，陽光燦爛，天氣清涼，這千年古鎮景色靈秀，它
始建於隋末唐初，到了北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
年），蕭江第八世祖江敵始遷江灣，子孫逐漸繁衍成
巨族。我們在那山水環繞、風水極佳，是古徽州風水
文化典範之地流連，穿堂過巷，印證鼎盛的歷代文
風；這裡出現過一大批學士名流，村人著述多達88
種，任七品以上仕宦者25人，所以江灣是名副其實的
婺源「書鄉」代表。我們信步走去，三省堂、敦崇
堂、培心堂、滕家老院等一大批徽派古建築和蕭江宗
祠、江永紀念館、南關亭、北斗七星井等，都極具歷
史價值和觀賞價值。我們跨進一家明清大院，陰沉沉
的老牆壁上刻㠥「滕」姓，好像在顯示風雲歲月塵
土。當然，由於開發得比較早，巷子裡也有些商業化
了，不時便冒出一間小舖子，有的經營紀念品，有的
是飲食店，也有雜貨店等等。村口還有一家是專門給
遊人照相，並把留影江灣的人像製成瓷盤，不失為很
好的旅遊紀念品，怪不得生意興隆呢！
婺源由於交通不便，且於民國時期劃歸江西，長期

被忽視，發展緩慢，也因此保留了良好的自然環境和
眾多的古跡。它於1947年劃歸安徽，
其語言文化、房屋建築、飲食居住和
徽州其他各縣大體相同，屬徽文化的
組成部分。1949年它又劃歸江西至
今，但還是發揚徽文化的優勢。徽文
化的形成，主要得力於外來移民，這
些移民來源於為躲避戰亂而遷徙而來
的徽州難民，包括在這裡做官或喜愛
這裡山水的人。他們帶來了比山內居
民更為豐富的儒家文化，更為先進的
文明。他們憑藉文化優勢，迅即致
富，逐漸發展成為著名的商幫，並用
一部分利潤購田地造房屋，注重教
育，培養子弟讀書做官。婺源古村落
和古建築保存完好，成為中國古代文
化直觀標本。
但廁所還是很臭，進去不能不掩

鼻，門口有一位包㠥頭巾的大嬸守
住，交錢進去，忍住氣不呼吸，地
面也水跡斑斑，踮㠥腳擇路走，也
還不行。匆匆解決，慌忙逃出，才
長長地吸了一口大氣：舒服曬！
「婺源」的「婺」字，《辭海》

說，一是古星名，即「女宿」，舊
時對婦女的稱誦，如「婺煥中
天」，也就是文也行武也行之意；
二是水名，亦是對金華一江的別
稱。他們指㠥繞城三面而過的婺江
說，可惜你們來得稍早了點，不然
就可以看到每年來這裡越冬的2000
多對鴛鴦，非常壯觀。但遲來有遲
來的好，春天４月是婺源最好的旅
遊季節，漫山的紅杜鵑，滿坡的綠
茶，金黃的油菜花，加上白牆黑瓦
的民居，這五種顏色和諧搭配，組
成特別悅目的漂亮畫面。可惜我無緣目睹，唯有憑空
去想像罷了。
李坑景區以小橋流水人家著稱，村落為群山環抱，

溪水很清，可以見底。民居宅院沿溪而建，依山錯落
而立，村內街巷溪水貫通，我們沿㠥縱橫交錯的青石
板小路走去，只見各種石橋溝通兩岸，有幾個村婦蹲
在河邊，手持木棒槌洗衣服。這古老辦法讓我們驚
奇。站到橋上，以那掛在明清古屋的串串紅燈為背
景，拍一張相，莫非可以回到那古舊的時刻？但溪水
靜靜，沉默無語，只有棒槌擊在石塊上的聲音，啪啪
不止，與遊人的腳步聲說話聲交雜，迴蕩在村子的天
空。鑽進橫巷，有個老人背㠥雙手慢慢踱來，一副不
理人間事的模樣。但屋子裡大都靜悄悄，不知道是耕
田去了，還是外出打工去了？街巷有許多招牌，分明
擺㠥做生意的架勢。大約他們的目標還是以遊客為
主，也只能以遊客為主吧。
當然，木板廊橋頗值得一看。廊橋是自根據美國暢

銷小說《麥迪遜之橋》拍成電影《廊橋遺夢》後，才
引起我的注意的，一看這裡有廊橋，光是好奇心，就
不能不看。這宋代的「彩虹橋」，是木板廊橋，成為
婺源的一大特色，它由原汁原味的衫木建造，在陽光
下閃閃發光。橋下溪水清純，不時有村姑農夫從橋上
走過，來來往往。它長達140米，寬為7米，再趨前一
看，橋上有對聯，寫㠥「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
虹」，試圖道出那意境，但我懷疑大約是後來的人題

寫的。
我們徜徉村裡，看盡婺源特產，基本上可用四色概

括：綠、紅、黑、白。「綠」即是綠茶，曾載《茶經》
的婺源綠茶，「顏色碧而天然，回味香而濃郁，水葉
清而潤厚」，宋代稱為絕品，明清成為貢品。喝一口
婺源綠茶，口感極好。「紅」即中華荷包紅魚，其色
彩豔紅，形似荷包，肉質細嫩，味道鮮美，營養豐
富。1985年就被列入國宴珍餚。回程時，一個同行的
南昌人裝了一桶水，裡面放了八條中華荷包魚，結果
到半途，竟已有一半翻肚死去。牠們哪經得起顛簸
呀！「黑」是龍尾硯，是中國四大名硯之一，因婺源
古時隸屬歙州，故又稱為「歙硯」。它自唐代問世之
後，歷朝被定為貢品，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歷代
名人都曾用它撰寫詩文。雖然如今已進入電腦時代，
筆硯已經被人們忽略，但我還是忍不住要附庸風雅一
番。「白」即江灣雪梨，因產地江灣，且果白如雪而
得名。它體大肉厚，皮薄核小，而且鬆脆香甜，汁多
味美，入口消融，我張口一咬，果然名不虛傳。
車子往回走的時候，躲過路邊橫出來的樹枝，忽然

一陣大震動，戛然停住了，驚叫聲中，車身明明有點
傾斜。往窗外一看，嘩！那車竟卡在路旁的乾溝裡。
混亂中，江灣雪梨也灑了一車都是，也不知道是誰的
東西！
2010年11月4日，婺源　星江大酒店，初稿；3月6

日定稿於香港。

看山與腦袋假期

幸福觀

葉　輝

客聚

看
本
地
陶
藝
創
作
人
嚴
惠
惠
的
新
作

﹁﹃L
vL
n

﹄
病
毒
﹂
系
列
，
又
一
次
重
溫
女
性

藝
術
特
有
的
私
密
、
游
離
、
斷
層
、
片
段
、

非
邏
輯
中
心
、
渴
望
關
愛
，
亦
念
天
地
之
悠

悠
的
心
情
。

嚴
惠
惠
小
心
翼
翼
地
處
理
從
日
本
攜
回
的
白
瓷

泥
，
將
之
塑
造
成
小
翅
膀
、
小
頭
、
小
身
、
小
手

⋯
⋯

這
位
陶
藝
家
乘
風
到
訪
自
己
心
儀
的
地
方
，

遇
上
一
顆
如
小
精
靈
翅
膀
的
楓
的
種
子
，
想
像
起

它
的
旅
程
在
春
夏
秋
冬
四
季
的
更
迭
裡
，
如
何
輕

輕
寂
寂
的
飄
起
降
下
，
觸
發
了
她
做
﹁L

vln

﹂
系

列
的
意
念
。
但
讀
者
看
來
卻
又
把
種
子
認
同
為
作

者
自
身
：
她
自
由
自
在
的
﹁
移
動
﹂，
隨
情
隨
手
創

作
，
悠
然
自
得
。
她
跟
她
的
種
子
或
病
毒
，
同
樣

像
她
所
說
的
﹁
在
天
空
中
，
在
樹
影
中
飄
浮
，
在

砂
礫
間
散
佈
﹂。
看
在
保
守
人
眼
裡
，
自
由
是
女
人

的
奢
侈
，
在
陶
人
心
裡
，
那
是
物
料
在
﹁
自
然
人

化
﹂
中
踏
進
的
境
界
。

看
㠥
白
陶
頭
、
手
、
足
、
骨
節
，
連
翅
膀
的
組

件
懸
掛
空
中
，
攤
在
沙
堆
或
地
上
，
或
被
枯
葉
如

嬰
布
般
包
裹
；
它
們
是
活
㠥
抑
死
亡
，
是
有
機
的

還
是
無
機
的
都
惹
人
思
疑
。
但
無
論
如
何
，
它
們

都
不
像
曼
．
雷
︵M

anR
ay

︶
攝
影
下
支
離
破
碎
的

女
體
，
被
拆
件
被
物
化
被
任
意
擺
佈
，
以
超
現
實

之
名
，
玩
權
力
凝
視
的
遊
戲
。
陶
藝
人
在
對
其
作

品
注
入
女
性
軀
體
意
味
的
同
時
，
又
提
醒
說
死
亡

也
是
一
個
移
動
的
過
程
。
﹁
氣
聚
為
生
，
氣
散
而

死
﹂，
各
有
﹁
美
的
歷
程
﹂，
管
它
是
種
子
或
病

毒
，
趨
生
趨
死
，
方
死
方
生
，
不
過
是
個
延
續
㠥

的
本
體
。

﹁L
vln

﹂，L
ove

m
e
love

m
e
not

，
愛
我
不
愛

我
。
陶
藝
人
喜
愛
獨
遊
，
但
亦
想
緣
。
明
明
很
享

受
自
己
，
但
也
期
望
以
瑰
麗
詭
異
的
陶
塊
訴
說
連

合
、
深
情
，
同
呼
吸
同
起
同
葬
同
分
解
的
伴
愛
過

程
。

「愛我不愛我」

百
家
廊

陶
　
然

置業安居的矛盾

中國最美的鄉村

餓　龍

觀

楊振耀

打盡
吳康民

客聚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李坑小橋流水人家。

■江灣明清古屋。 ■刻在磚牆上的「滕」姓。


